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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青
春
把
我
們
分
作
了
兩
種
人
，
還

是
我
們
把
青
春
驅
走
出
身
體
，
將
自
己

分
裂
成
二
？

朋
友
以
電
郵
傳
來
一
幅
照
片
，
只
附

了
一
句
：
﹁
無
意
中
發
現
了
舊
照
，
我

們
是
在
哪
一
年
拍
的
？
﹂
我
記
得
，
那
是
一

九
九
四
年
聖
誕
，
我
飛
到
冰
天
雪
地
探
望
家

人
和
他
，
大
家
高
高
興
興
坐
在
那
藍
色
的
沙

發
上
，
並
肩
拍
照
。
在
那
一
刻
彼
此
都
不
知

道
在
將
來
的
歲
月
裡
將
會
發
生
的
許
許
多
多

事
情
。
那
是
我
最
後
一
次
跟
祖
母
和
姑
姐
相

聚
；
他
呢
？
翌
年
春
天
娶
了
一
個
小
他
三
十

年
的
女
生
，
彼
此
因
為
人
生
階
段
與
性
向
的

差
異
，
產
生
了
不
少
的
磨
擦
和
爭
執
。
他
隨

後
凋
謝
得
很
快
，
吵
鬥
、
離
婚
，
送
上
過
半

家
產
，
脫
髮
，
變
了
一
個
老
頭
兒
，
暴
躁
抑

鬱
。
我
當
然
也
有
我
的
故
事
。

看
㠥
舊
照
片
，
認
不
出
他
來
，
也
認
不
出

自
己
。
正
如
母
親
看
自
己
的
孩
子
，
那
可
愛

的
小
臉
蛋
去
了
哪
裡
？
小
時
候
的
那
個
身
軀

被
送
到
堆
填
區
？
可
以
把
他
尋
回
像
玩
具
一

樣
清
潔
收
藏
？
同
一
副
身
軀
在
更
替
變
化
，

脫
去
的
皮
只
留
在
發
黃
的
照
片
，
和
心
存
的

記
憶
。
跟
所
有
逝
去
的
人
一
樣
，
墳
墓
是
個
無
聊
的
印

記
，
如
果
認
識
的
人
都
不
在
世
上
，
或
者
沒
有
人
的
心

田
留
給
您
一
個
位
置
，
宇
宙
洪
荒
，
誰
也
算
不
得
甚

麼
。青

春
因
而
應
該
燃
燒
，
橫
豎
一
切
都
會
灰
飛
煙
滅
。

還
年
輕
的
人
應
該
驕
傲
，
雖
然
青
春
是
不
勞
而
獲
的
，

只
要
您
能
美
麗
經
營
。
把
﹁
愚
蠢
﹂、
﹁
浪
費
﹂、
﹁
輕

狂
﹂
的
字
辭
留
給
那
些
身
體
日
益
拙
重
和
自
慚
形
穢
的

人
來
使
用
吧
，
他
們
蠻
橫
到
了
這
樣
的
地
步
：
明
明
自

己
做
過
走
過
的
是
同
一
樣
的
路
，
不
過
因
為
遺
失
和
遺

忘
了
青
春
，
便
當
上
人
生
的
判
官
。

我
們
很
有
理
由
痛
恨
一
切
會
褪
色
褪
皮
，
變
大
變
脹

的
物
種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青春絮語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從
前
讀
宗
白
華
的
︽
美
學
散
步
︾，
對
他
所
引

的
郭
六
芳
詩
︽
舟
還
長
沙
︾
印
象
極
深
刻
，
至
今

難
忘
：
﹁
儂
家
家
住
兩
湖
東
，
十
二
珠
簾
夕
照

紅
，
今
日
忽
從
江
上
望
，
始
知
家
在
畫
圖
中
。
﹂

那
是
距
離
之
美
，
一
個
人
在
橋
上
看
風
景
，
換
一

個
角
度
，
有
一
段
距
離
，
才
會
明
白
在
樓
上
看
風
景
的

人
也
在
看
你
。

這
距
離
的
不
能
太
遠
，
也
不
能
太
近
：
太
遠
，
無
景

可
觀
；
太
近
，
則
一
葉
障
目
，
連
眼
前
的
泰
山
也
看
不

見
了
；
顧
城
的
︽
遠
和
近
︾
所
說
的
，
倒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心
理
距
離
︵
而
不
是
物
理
距
離
︶
：
﹁
你
／
一
會

看
我
／
一
會
看
雲
﹂，
﹁
我
覺
得
／
你
看
我
時
很
遠
／

你
看
雲
時
很
近
﹂。

朱
光
潛
在
︽
當
局
者
迷
，
旁
觀
者
清
︾
所
說
的
，
則

是
藝
術
和
實
際
人
生
的
距
離
，
他
說
寓
居
德
國
時
，
寓

所
後
面
有
一
條
小
河
通
萊
茵
河
，
晚
間
常
到
那
裡
散

步
，
﹁
總
是
沿
東
岸
去
，
過
橋
沿
西
岸
回
來
﹂
：
﹁
走

東
岸
時
我
覺
得
西
岸
的
景
物
比
東
岸
美
；
走
西
岸
時
適

得
其
反
，
東
岸
的
景
物
又
比
西
岸
的
美
。
﹂

朱
光
潛
告
訴
我
們
：
﹁
美
和
實
際
人
生
有
一
個
距

離
，
要
見
出
事
物
本
身
的
美
，
須
把
它
擺
在
適
當
的
距

離
之
外
去
看
﹂，
﹁
看
倒
影
，
看
過
去
，
看
旁
人
的
境

遇
，
看
稀
奇
的
景
物
，
都
好
比
站
在
陸
地
上
遠
看
海

霧
，
不
受
實
際
的
切
身
的
利
害
牽
絆
，
能
安
閑
自
在
地

玩
味
目
前
美
妙
的
景
致
。
﹂

倒
影
、
霧
靄
、
煙
波
、
燈
光
，
一
如
窗
前
明
月
，
一
如
﹁
十
二

珠
簾
夕
照
紅
﹂
、
﹁
簾
外
雨
潺
潺
﹂
，
即
宗
白
華
所
說
的
﹁
藝

境
﹂
：
古
人
總
愛
透
過
從
窗
戶
、
庭
階
、
簾
子
、
屏
風
、
欄
杆
、

鏡
子
、
水
影
、
曲
廊⋯
⋯

觀
照
萬
物
，
那
是
觀
看
與
鑑
賞
的
距

離
，
看
景
如
看
畫
，
如
在
鏡
中
游
，
要
是
轉
換
為
朱
光
潛
比
較
深

入
淺
出
的
說
法
，
大
概
是
以
﹁
無
所
為
而
為
﹂
的
精
神
，
欣
賞
萬

物
的
形
象
：
﹁
要
見
出
事
物
本
身
的
美
，
我
們
一
定
要
從
實
用
世

界
跳
開
。
﹂

這
是
形
象
的
真
覺
，
亦
即
美
感
的
經
驗
：
事
物
的
﹁
正
身
和
實

際
人
生
沒
有
距
離
，
倒
影
和
實
際
人
生
有
距
離
﹂。
朱
光
潛
談
美

之
餘
，
不
忘
告
誡
青
年
作
者
，
千
萬
不
要
把
藝
術
硬
拉
回
到
實
用

世
界
：
﹁
一
般
人
不
能
把
切
身
的
經
驗
放
在
一
種
距
離
以
外
去

看
，
所
以
情
感
儘
管
深
刻
，
經
驗
儘
管
豐
富
，
終
不
能
創
造
藝

術
。
﹂

還
想
起
朱
自
清
在
︽
新
詩
的
進
步
︾
所
說
的
﹁
近
取
譬
﹂
和

﹁
遠
取
譬
﹂，
遠
和
近
不
是
指
比
喻
的
材
料
，
而
是
指
比
喻
的
方

法
，
取
譬
的
距
離
，
﹁
近
取
譬
﹂
是
類
似
，
﹁
遠
取
譬
﹂
則
是
神

似
：
優
秀
的
詩
人
往
往
﹁
能
在
普
通
人
以
為
不
同
的
事
物
中
間
看

出
同
來
﹂。

﹁
近
取
譬
﹂
好
懂
，
信
手
拈
來
，
﹁
霜
葉
紅
於
二
月
花
﹂，

﹁
窗
前
明
月
光
，
疑
是
地
上
霜
﹂
皆
為
耳
熟
能
詳
的
顯
例
，
﹁
遠

取
譬
﹂
要
經
一
番
轉
折
，
尤
重
意
會
，
表
面
上
比
較
不
好
理
解
，

比
如
﹁
二
月
春
風
似
剪
刀
﹂、
﹁
銀
浦
流
雲
學
水
聲
﹂，
﹁
落
花
猶

似
墜
樓
人
﹂
則
介
乎
﹁
遠
﹂
與
﹁
近
﹂
之
間
；
︽
世
說
新
語
︾
說

到
﹁
白
雪
紛
紛
何
所
似
﹂，
一
答
曰
：
﹁
撒
鹽
空
中
差
可
擬
﹂，
另

一
答
曰
：
﹁
未
若
柳
絮
因
風
起
﹂
，
那
倒
要
再
問
：
何
者
為

﹁
遠
﹂
？
﹁
何
者
為
﹁
近
﹂
？

儒
家
思
想
傾
向
務
實
，
故
有
﹁
能
近
取
譬
，
可
謂
仁
之
方
也
已
﹂

之
說
，
然
則
文
學
藝
術
並
無
不
變
的
方
程
式
，
錢
鍾
書
說
得
好
：

﹁
愈
能
使
不
類
為
類
，
愈
見
詩
人
心
手
之
妙
。
﹂
詩
如
是
，
評
論

亦
作
如
是
觀
。

距離：遠和近
葉　輝

琴台
客聚

大
約
是
四
十
年
前
，
不
知
道
是
先

看
了
︽
白
毛
女
︾
的
電
影
，
還
是
芭

蕾
舞
劇
。
當
年
都
看
得
熱
淚
盈
眶
，

感
動
不
已
。
日
前
再
看
上
海
芭
蕾
舞

團
來
港
演
出
的
︽
白
毛
女
︾，
仍
然
甚

受
感
動
。

我
們
這
些
經
歷
過
民
族
苦
難
的
老
人
，

對
於
︽
白
毛
女
︾
的
故
事
，
當
然
耳
熟
能

詳
。
現
在
的
青
年
人
，
對
於
舊
社
會
農
民

受
到
的
剝
削
，
遭
受
的
苦
難
，
賣
兒
賣
女

的
悲
劇
，
可
能
所
知
甚
少
，
產
生
共
鳴
的

情
感
，
就
不
易
油
然
而
生
了
。

把
源
自
外
國
的
芭
蕾
舞
，
移
植
到
中
國

民
間
故
事
再
創
造
，
可
說
是
大
膽
的
。
芭

蕾
舞
似
乎
是
西
方
上
層
社
會
的
宮
廷
舞

蹈
，
要
用
之
表
現
中
國
式
的
階
級
壓
迫
的

悲
慘
故
事
，
似
乎
有
點
怪
誕
。
搞
不
好
在

當
年
可
能
被
批
評
為
崇
外
思
想
。
但
藝
術

是
無
國
界
的
，
互
相
取
長
補
短
，
才
能
發

揚
光
大
。

芭
蕾
舞
劇
︽
白
毛
女
︾，
是
﹁
文
革
﹂
時

期
作
為
﹁
樣
板
戲
﹂
的
名
堂
出
現
的
。
今

天
看
來
，
那
些
舞
步
會
令
人
聯
想
到
﹁
紅
衛
兵
﹂
活
動

的
動
作
。
應
該
說
，
這
個
舞
劇
﹁
樣
板
戲
﹂
的
氣
味
仍

濃
。
但
既
然
作
為
一
個
時
代
的
藝
術
，
保
留
下
來
，
也

未
可
厚
非
。
不
過
有
些
經
歷
過
﹁
文
革
﹂
苦
難
的
人

們
，
觀
看
此
劇
，
也
許
不
是
滋
味
。
因
為
﹁
文
化
大
革

命
﹂，
鬥
爭
的
不
僅
是
地
主
惡
霸
黃
世
仁
，
而
是
千
千

萬
萬
的
無
辜
及
善
良
的
幹
部
、
知
識
分
子
以
至
廣
大
的

工
農
群
眾
啊
。

八
個
樣
板
戲
，
如
︽
紅
燈
記
︾、
︽
白
毛
女
︾、
︽
智

取
威
虎
山
︾、
︽
沙
家
㟮
︾
等
是
﹁
文
革
﹂
前
就
有

的
，
都
有
一
定
的
思
想
內
涵
和
藝
術
創
造
。
應
該
說
，

基
本
上
是
優
秀
的
劇
目
。
只
是
到
了
﹁
文
革
﹂
時
期
，

﹁
四
人
幫
﹂
的
江
青
之
流
，
把
它
們
加
以
某
些
﹁
拔
高
﹂

的
修
改
，
並
據
為
己
有
，
說
是
她
的
偉
大
創
造
。
再
加

了
兩
個
不
成
熟
的
劇
目
，
如
︽
奇
襲
白
虎
團
︾
和
︽
海

港
︾
之
類
，
就
湊
成
﹁
八
個
樣
板
戲
﹂。
現
在
，
在
藝

術
上
不
成
熟
的
已
被
淘
汰
，
︽
白
毛
女
︾
和
︽
紅
燈
記
︾

仍
時
有
演
出
。
特
別
是
︽
白
毛
女
︾
已
經
移
植
國
外
，

日
本
的
松
山
芭
蕾
舞
團
就
多
次
演
出
此
劇
。

︽
白
毛
女
︾
的
時
代
也
許
過
去
了
，
但
現
在
的
社

會
，
還
有
沒
有
喜
兒
和
楊
白
勞
，
還
有
沒
有
黃
世
仁
這

樣
的
惡
霸
呢
？

重看舞劇《白毛女》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目
前
，
從
地
球
的
一
邊
飛
到
另
一
邊
，
坐
飛
機
大
概

需
要
二
十
小
時
。

德
國
航
空
航
太
中
心
正
研
發
超
高
音
速
客
機

SpaceL
iner

，
速
度
達
音
速
二
十
四
倍
，
預
計
二
零
五
零

年
面
世
。
若
乘
坐
該
客
機
由
倫
敦
飛
往
悉
尼
料
僅
需
九

十
分
鐘
。
按
比
例
推
算
，
香
港
飛
倫
敦
僅
需
四
十
五
分
鐘
。

但
發
展SpaceL

iner

要
克
服
大
量
技
術
問
題
，
主
要
挑
戰
是
找

出
合
適
的
客
機
設
計
，
抵
受
升
空
穿
越
大
氣
層
期
間
所
產
生

的
高
溫
。

目
前
，
超
高
音
速
客
機
的
研
究
，
美
國
跑
在
第
一
位
，
飛

機
抵
禦
高
溫
的
瓦
片
技
術
，
仍
然
未
有
過
關
。
經
試
驗
，
在

進
入
大
氣
層
的
時
候
，
高
溫
使
這
些
隔
熱
瓦
片
脫
落
。
有
人

估
計
，
二
十
年
之
內
，
人
類
仍
然
沒
有
辦
法
解
決
飛
機
外
殼

的
隔
熱
問
題
，
用
於
民
用
航
空
的
機
會
極
低
。
相
反
，
超
高

音
速
的
引
擎
技
術
完
全
可
以
使
用
在
巡
航
導
彈
方
面
，
以
極

高
的
速
度
突
襲
對
方
，
一
小
時
內
就
可
以
打
中
地
球
任
何
目

標
，
而
且
沒
有
軌
道
可
尋
，
可
以
進
行
轉
彎
的
動
作
，
令
對

方
的
雷
達
預
警
系
統
沒
有
辦
法
指
揮
反
導
彈
系
統
將
之
擊

落
。

即
使
超
高
音
速
客
機
研
製
出
來
，
因
為
製
作
生
產
成
本
驚
人
，
機
票
售

價
也
非
常
昂
貴
，
估
計
達
數
十
萬
美
元
。
這
種
新
型
飛
機
最
後
也
好
像
和

法
國
的
和
諧
式
飛
機
一
樣
，
因
為
乘
客
不
多
，
最
後
停
止
營
業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種
飛
機
會
出
現
音
爆
現
象
，
起
飛
和
降
落
的
時
候
會
產
生
巨
大

的
噪
音
，
所
以
，
其
起
降
的
機
場
一
定
要
遠
離
人
煙
稠
密
的
城
市
兩
百
公

里
以
上
，
這
就
注
定
了
這
種
新
型
飛
機
的
商
業
價
值
並
不
高
。

美
國
退
役
的
太
空
穿
梭
機
，
為
將
來
的
超
高
音
速
提
供
了
原
始
的
模

型
。
這
些
飛
機
大
概
可
以
乘
坐
五
十
名
乘
客
。
先
利
用
火
箭
推
進
升
空
，

僅
約
八
分
鐘
就
能
升
至
約
八
萬
米
高
空
，
離
開
了
地
球
大
氣
層
。
待
火
箭

推
進
器
脫
離
後
，
客
機
再
以
每
小
時
約
二
點
四
一
萬
公
里
的
速
度
飛
回
地

球
。
跌
入
地
球
的
火
箭
推
進
器
亦
可
收
回
循
環
再
用
。
這
種
飛
機
最
大
膽

的
設
計
，
用
液
態
氧
和
氫
作
燃
料
，
燃
燒
後
只
會
排
放
水
蒸
氣
。

美
國
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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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浪
者
﹂
超
高
音
速
飛
機
，
利
用
了B
—
52

型
轟
炸

機
運
載
至
大
約
一
點
五
萬
米
高
空
，
然
後
啟
動
引
擎
，
其
設
計
速
度
為
二

十
馬
赫
。
飛
得
這
麼
快
的
竅
門
在
哪
裡
？
就
是
在
大
氣
層
外
利
用
了
太
空

火
箭
作
為
動
力
，
在
大
氣
層
之
內
則
採
用
超
燃
衝
壓
發
動
機
作
為
動
力
。

兩
種
動
力
互
相
銜
接
，
配
套
組
合
，
才
能
完
成
整
個
飛
行
任
務
。

超高音速客機　
范　舉

古今
談

有
人
將
中
國
戲
曲
小
生
分
成
數

類
，
最
受
歡
迎
的
竟
是
被
評
為
﹁
繡

花
枕
頭
﹂
的
無
用
書
生
。
他
們
都
是

長
得
俊
俏
的
苦
學
生
，
徒
有
滿
腹
經

綸
，
卻
沒
有
謀
生
技
能
或
抵
抗
敵
對

勢
力
的
本
事
，
往
往
令
女
主
角
受
盡
折

磨
。
喜
劇
的
書
生
最
後
都
能
﹁
折
蟾
宮
桂

來
伴
玉
瓶
花
﹂，
如
李
益
；
悲
劇
的
則
以
梁

山
伯
為
代
表
人
物
。
唸
大
學
時
電
影
教
授

最
喜
歡
這
樣
形
容
悲
劇
書
生
：
﹁
有
事
沒

事
只
懂
吐
血
﹂。

我
不
明
白
為
何
女
觀
眾
都
會
為
這
些
男

主
角
顛
倒
，
大
概
她
們
都
被
扮
相
俊
美
的

戲
曲
小
生
迷
㠥
，
又
或
慣
性
地
迷
戀
男
主

角
或
才
子
，
才
忘
記
睜
開
眼
睛
看
清
才
子

的
真
正
品
格
。
舉
梅
葆
玖
先
生
演
出
的

︽
鳳
還
巢
︾
為
例
，
劇
中
才
子
穆
居
易
全
家

為
奸
人
所
害
，
成
刀
下
亡
魂
，
只
有
他
是

漏
網
之
魚
。
世
伯
程
浦
念
故
人
之
後
，
將

美
麗
賢
慧
的
二
女
雪
娥
許
配
，
而
不
將
性

憨
貌
醜
的
大
女
雪
雁
嫁
之
。
易
表
示
沒
有

聘
禮
，
浦
憐
他
家
貧
，
分
文
不
取
之
餘
，
更
包
辦
婚

嫁
所
有
費
用
，
並
且
邀
請
他
回
府
居
住
。
易
不
費
一

分
一
力
即
人
財
兩
得
，
興
奮
得
立
即
下
跪
喊
叫
岳
父

大
人
。
豈
料
雁
到
訪
易
室
，
他
誤
以
為
浦
欲
以
醜
女

妻
之
，
立
不
辭
而
別
。
當
他
赴
欲
投
靠
的
軍
營
途

中
，
遇
只
有
一
面
之
緣
的
浦
友
朱
千
歲
，
又
立
即
接

受
朱
所
贈
的
盤
川
和
名
駒
。
再
見
浦
時
，
他
以
﹁
不

獲
功
名
誓
不
成
家
﹂
的
妄
語
悔
婚
。
到
了
獲
取
功

名
，
再
無
藉
口
推
搪
時
，
又
責
怪
媒
人
多
事
。
最
後

得
見
娥
漂
亮
的
臉
蛋
兒
後
，
立
即
下
跪
再
喊
岳
父
大

人
和
好
妻
子
。

我
不
明
白
這
樣
品
性
的
一
名
男
子
，
為
何
娥
還
願

付
托
終
生
，
浦
仍
肯
將
掌
上
明
珠
下
嫁
？
浦
乃
真
君

子
，
我
可
憐
他
有
眼
無
珠
為
愛
女
選
上
這
樣
的
夫

婿
。
以
現
代
人
的
眼
光
來
看
，
易
貪
戀
美
色
，
貪
心

厚
顏
，
不
守
信
諾
，
多
疑
小
器
，
遇
上
困
難
即
一
走

了
之
。
他
一
心
以
為
鴻
鵠
將
至
，
財
色
兼
收
︵
本
來

他
真
的
是
這
樣
幸
運
︶，
一
旦
發
現
原
來
幸
運
是
要
付

出
代
價
時
便
連
忙
逃
之
夭
夭
，
待
得
發
現
未
婚
妻
原

是
美
人
又
立
時
涎
臉
求
和
，
這
豈
是
大
丈
夫
君
子
所

為
？
我
沒
法
喜
歡
穆
居
易
此
人
。

不可愛的書生
小　蝶

演藝
蝶影

時
裝
周
周
而
復
始
，
每
年
兩
次
甚

或
三
、
四
次
世
界
各
大
時
裝
都
會
的

女
裝
時
裝
周
在
米
蘭
、
巴
黎
男
裝
展

後
推
出
。

一
九
九
七
年
後
，
香
港
漸
次
將
亞

太
區
首
個
時
裝
周
發
源
地
的
光
環
拋
棄
，

已
無
大
作
為
；
反
而
當
年
由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一
手
促
成
的
北
京
中
國
時
裝
周
卻
愈

來
愈
興
旺
。
論
成
熟
？
某
程
度
上
跟
日
本

甚
或
時
至
今
日
的
香
港
還
有
一
點
距
離
，

然
而
勝
在
氣
勢
如
虹
，
沸
沸
揚
揚
。

就
不
明
白
中
國
人
愛
崇
洋
，
不
出
過

洋
，
去
過
巴
黎
、
米
蘭
或
紐
約
騷
一

Show

，
讓
中
國
媒
體
大
做
文
章
總
覺
不
成

器
。
去
過
回
來
，
迫
不
及
待
敬
告
各
人
，

﹁
第
一
個
中
國
人
，
在
這
裡
，
在
那
裡⋯

⋯

曾
到
此
一
騷
﹂。

數
十
年
前
，
我
們
拿
回
鄉
證
北
上
，
國

籍
寫
中
國
，
未
回
歸
前
祖
國
早
已
認
同
我

們
是
中
國
人
。
自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末
香

港
設
計
師
已
不
斷
在
巴
黎
、
米
蘭
、
紐

約
、
倫
敦
或
東
京
重
要
門
檻
展
出
，
成
績

不
俗
，
那
麼
西
元
二
○
○
○
年
後
才
在
各
地
登
場
的

內
地
設
計
師
何
得
以
叫
：
﹁
首
個
中
國
人
﹂
？

倫
敦
著
名
設
計
學
院
聖
馬
丁
亦
然
，
自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不
少
香
港
設
計
師
畢
業
於
此
，
為
數
不
少
完

成
碩
士
課
程
。
數
年
前
內
地
媒
體
追
捧
某
上
海
設
計

師
，
稱
其
謂
：
﹁
首
名
中
國
人
拿
取
聖
馬
丁
學
院
碩

士
榮
譽⋯

⋯

﹂。
首
先
，
一
所
學
校
不
是
黃
金
順
風
車

或
白
金
升
降
機
，
一
個
人
的
能
力
與
作
為
，
到
底
還

是
成
就
的
主
因
。
每
年
那
麼
多
名
校
畢
業
生
不
見
得

就
此
乘
風
破
浪
名
成
利
就
。
再
說
，
在
中
國
人
拿
聖

馬
丁
碩
士
者
中
，
香
港
的
不
計
二
○
○
○
年
前
或
後

都
有
頗
長
一
列
名
單
！

今
時
今
日
的
時
裝
周
已
漸
變
超
級
品
牌
的
下
馬

威
，
造
勢
派
對
，
其
實
網
路
世
代
人
人
都
有
渠
道
發

表
意
見
，
影
響
社
會
時
尚
態
度
，
再
非
幾
夥
傳
統
媒

體
，
甚
麼
時
尚
聖
經
可
以
包
辦
世
人
的
品
味
與
認

知
。跟

上
世
紀
八
十
、
九
十
年
代
的
時
裝
周
火
紅
世
代

相
比
，
今
天
的
時
裝
周
，
不
過
是
為
討
好
新
晉
富
裕

地
區
急
趕
時
尚
的
信
徒
的
馬
戲
團
而
已
！

從時裝周說起
鄧達智

此山
中

隨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多子家庭出生的人步入
老年，中國迎來了迅猛的老齡社會，如何養老成
為一個嚴峻的話題。
壽命更長，可能意味享受更美好的生活，也可

能意味㠥活得更加辛苦。目前多數北京人是居家
養老。很多六七十歲的兒女，艱難地伺候㠥八九
十歲的父母，而作為獨生子女的父母，他們自己
卻並不知道未來怎樣養老。 獨生子女的父母不可
能依賴兒女，多數都把希望寄托在機構養老上，
然而現在想進養老院卻沒有那麼容易。
不久前一位朋友從北京郊區的一家高檔養老院

參觀回來，感慨多多。
她說，那家養老院的條件實在太棒了！它位於

環境優美的自然景區，建築外觀漂亮、內部設施
精良，且是標準的公寓服務模式。每個房間都寬
敞明亮私密，且方便服務人員到達。養老院裡有
相當好的醫療條件，還有游泳池、健身房等各種
健身娛樂設施。住進這家養老院，即能享受便
捷、良好的服務，也能保證私人生活的自由與舒
適度。
我不由問：這麼好的養老院，每年的費用是多

少呢？
朋友說：入住者只要向養老院一次性繳納160萬

元押金，就可以永遠租住這裡的一間房子。這160
萬元依然是消費者自己的財產，只有利息作為入
住的租房費。入住之後，每位老人每月只需要再
付1000元左右的飯費以及服務費。你看是不是很
合適？
我想了想說：表面看費用不貴，可是有多少人

家能有160萬元呢？
於是朋友說：當然，這個養老院只有富人才住

得起。

我想，原來人之間的差別這麼大！只要有錢有
權，小時候能上好幼兒園好小學好中學，有病去
醫院能享受最好的醫療待遇，老了還能享受最好
的養老資源。富人跟窮人之間的鴻溝，好像一生
也填不平。
我問：住在那兒的老人，一定能得到很好的照

顧了?
朋友笑笑說：我看那兒很多老人根本不需要甚

麼特殊照顧，實際上很多入住的人不過五六十
歲，看來年富力強的，很多人自己開轎車出行，
大院裡停㠥一排排的轎車。住在那兒該幹甚麼幹
甚麼，也能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圖的就是公寓
式服務的舒適、省心。
我不由說：那麼，這個高檔養老院是給富人錦

上添花，而不是為窮人雪中送炭的。
朋友同意我的觀點。
我想，在商業社會的市場經濟中，民營企業經

營高檔養老公寓本無可厚非，有需求就有供應；
可是在中國養老資源如此短缺的時代，有多少養
老資源能惠顧於普通百姓呢？極少。
公立養老院收費比較合理，但條件好的普通百

姓也根本進不去。比如北京第一福利院的條件極
好，但是能住進去的大都是有權有錢有關係的，
普通人進去極難。據說有7000人排隊等待入住，
現在申請得排10年。最重要的是那兒不收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
一些價格稍低的養老院，無論服務還是硬件條

件都不盡如人意。有的七八個人住一間屋，屋中
一股異味，老人常被鄰床吵得睡不好覺。有時，
這樣的養老院還不一定能進得去。不到萬不得
已，一般人家不會把老人送進那樣的養老院，他
們認為那是折老人的壽。看過一些養老院，多數

時間老人都是呆呆地枯坐在輪椅中，等待㠥生命
的終結，
北京中檔民營養老機構的入住費用每月在3000

至4000元之間，而北京很多企業的退休金每月只
有2000元左右，事業單位的退休金也不過在3000
至5000元之間。這樣的收入水平，讓多數普通工
薪層老人基本住不起養老院。
居家養老是北京人的主要養老模式。在胡同、

大院等居民區中，都能看到很多80歲以上的獨居
老人。我家鄰居就有位80多歲的老太太獨居多
年。她早年喪夫，看大了孫子，卻與兒媳不和。
兒子一家買房搬走十多年以來，她就是一個人過
活兒。因為退休前是工人，所以生活自理能力頗
強，做飯、打掃衛生還都暫時沒有問題。不過有
一次她自己裝燈泡，就從高高的凳子上摔了下
來，結果摔成骨折，躺了好幾個禮拜才艱難地爬
起來。她也打聽過一些養老機構，但問了價格後
就說，我這點兒退休金可是住不起！前幾年老太
太每月退休金不過1000多元，現在也不過剛近
2000元。
民營養老院價格高，公立養老

院進不去，居家養老也有很多不
便。低齡老人（五六十歲）的子
女多數正在事業爬坡，基本沒有
精力照顧父母；高齡老人的子女
呢，一般自己年齡也步入老年，
照顧父母力不從心。而現在北京
的保姆價格越來越高，多數家庭
根本用不起。前段時間有社會調
查員打電話調查，發現多數小區
都沒有老人飯桌、托老所、上門
服務等社區居家養老的服務。
早就聽說養老產業是個朝陽產

業，民營資本都在積極進入，可
如果養老產業完全市場化，多數
普通公民就可能面臨老無所養的
困境。獨子父母的一代人為國家

人口政策做出了犧牲，不少人早早就空巢了，當
他們步入年邁之時，理應獲得國家養老政策的惠
顧。
發達國家是如何解決養老難題呢？比較典型的

是日本。進入老齡社會的日本，早已以立法形式
來保障公民的老有所養。1963年日本出台了《老
人福利法》，之後不斷完善。這部法律的規定有：
政府出資修建特別養老院，為癡呆、臥床不起等
體弱老人提供服務；強調社會福利的地方化和一
元化，加強地方政府對老人福利的責任和職權
等。1982年日本政府出台了《老人保健法》，規定
70歲以上老人的醫療費由醫療保險有關方共同負
擔，並且強調老人居家養老以及居家護理。由政
府出資培訓約10萬名家庭護理員，負責看護生活
不便的老人。政府還普及了托老所，為有需要的
老人提供短期入住、護理以及治療服務。與此同
時日本政府還建造了低價的三代同堂式住宅，以
方便後代照顧年邁老人。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
被稱為「黃金計劃」的《高齡者保健福利推進十

年戰略》，要求地方政府積極建
設和完善與老人相關的各種設
施。之後日本各地建造了很多
的老年公寓、老人活動室以及
老人醫院。1994年日本政府重
新修訂了「黃金計劃」，新黃金
計劃更完善了居家養老的社會
服務，比如擴大了家庭服務員
隊伍，增加更完備的各類老人
服務設施。
我想，中國養老事業需要高

檔養老公寓的錦上添花，但更
需要的是為普通公民養老的雪
中送炭。養老資源的分配模
式，是一個社會的文明衡量尺
度。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國家
養老福利的潤澤，才是一個更
加公平與安全的社會。

平民百姓怎樣養老

■養老成為一個嚴峻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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